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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回  惑雌黃蓮心忍苦　窺秘密梅子留酸

　　光陰似箭，彈指月餘。李氏腿傷日漸平復，錢家諸人，除了如海以外，並未有第二人前來探望。邵氏賦姓好靜，也不願有人來

擾她，終日閉門枯坐，有時自己作些活計。李氏卻是飽食而後安眠，安眠而後飽食。起初固然適意，積久漸覺沉悶。那天忽然有個

人來探望她們，王氏婆媳見了此人，恰如久旱逢甘雨，他鄉遇故知一般，十分歡迎。你道這人是誰？原來便是陳家的梳頭娘姨張

媽，據張媽自言，自她們婆媳倆走後，心中記念得什麼似的，每思偷個空兒來瞧一趟，無如陳太太又病了，要湯要水，時刻不能離

身。待她病好之後，又忙著預備搬回家去。目今陳太太等都已搬回城內，我也得了空，因此特地出城來探望你們，不知媽媽的腿傷

究竟如何了？李氏道：「謝天謝地，多虧錢家少爺仗義，黃醫生盡力，如今傷勢已日見平復。自己一人，也可蹩著走幾步了。但不

知陳太太搬後，我家還有兩隻衣箱，未知可曾帶進城去沒有？」　　張媽道：「這卻未曾，至今還鎖在錢家空屋內。只因城內你家

原址，目今已租與別的房客，待你病好之後，也須另租房屋。城內城外，一時未定。搬來搬去，豈不多費周折，所以擱著未動。況

且放在錢家，也和陳家一搬，決不致有走失之慮的。」李氏道：「那卻無妨。不過房屋一事，很覺有些尷尬。你也曉得的，這醫院

內不比別處，病一好馬上便要動身，我此時又不能出去自看房屋，倘若待到腿傷好後再去，豈不太遲了，所以千萬還要費你的神，

替我在薩珠弄附近打聽打聽，可有相當屋子，地方不在乎大，只要清爽些兒，房錢三四塊之譜。倘若尋得了，請你趕快來告訴我一

聲，也可使我們安心。所以要借在薩珠弄附近，一則你往來近便，二則那邊的左鄰右舍，都已混熟了。倘若換了所在，又要幾個月

陌生。三則買物件，那邊似乎也比別處便當。這件事我們可重托你了。」

　　張媽道：「這事我准替你辦便了。但我在錢家時，曾聞薛氏奶奶說起，你們如其一時找不到屋子，仍可在他家暫住幾時，你們

何須急急呢？」邵氏聽說冷笑道：「雖然她這般厚待，我卻不願意一輩子依人過活呢，你盡給我找屋子便了，我罰咒也不上她家的

門咧。」張媽笑道：「好嫂子，你的脾氣真和男子一般，處處講氣節，若教我啊，可不能這般說了。我們女流之輩，終究要靠著人

家過活，並不是說幫人呢，說來說去，女人家終吃虧一著，處處不能獨立，除非有了十萬八萬家私，然而若沒個體心貼意的男子料

理，也難保不被人算計了去。唉，我老昏了，說話時常夾七纏八，方才講房子上頭的話兒，忽然牽到那裡去了。這屋子一事，我準

定給你們效勞便了。」邵氏默然。張媽又和李氏高談闊論起來。這天午膳時，如海因事不到，卻著人送了一封信給黃醫生，令他依

信辦理。黃醫生忙叫了幾樣菜，另打兩瓶好酒，親送到李氏房中。李氏見了，詫異道：「許久未吃酒了，怎麼今兒忽地叫起酒

來？」

　　黃醫生道：「這是我們院主意思。他自己因有別項應酬，今兒不能來了。」李氏道：「那更奇極了。自己不來，為什麼叫酒

呢？」又笑向張媽道：「莫非他知道你來了，所以特地為你叫的酒嗎？」張媽漲紅了臉道：「我是什麼人，他為我備酒，況且我打

從城裡出來，他又不是千里眼順風耳，怎能知道我到這裡來呢。大約他因你傷處好了，所以請你吃些酒，活活血脈，亦未可知。」

黃醫生在旁接口道：「果然我和院主談及這句話，恰被這位媽媽道著了。」張媽笑道：「如何？」

　　黃醫生也笑了一笑，閉門自去。裡邊張媽便和李氏開懷暢飲。邵氏因不能喝酒，只吃了一碗飯，徑自回房去了。張媽待李氏酒

至八分光景，四顧無人，悄悄向李氏道：「我有一句最不中聽的話兒，意欲不說，於你前途大有關係，又恐錯過了這絕好機會。倘

若說了，又怕你動氣。究竟與我自己並沒有什麼利益，不過我生來是個熱心人，專愛管閒事，常把別人的事兒當作自己的，反把自

己的丟在腦後。我為著你家這件事，真所謂皇帝不急急死了太監，無緣無故，天天掛在心上。今兒恰巧有一個機會，落在我手內。

在我的意思，於所說的那話兒，是再好也沒有的，但不知你們心中如何？意欲問你們一聲兒，又很不容易開這張口。左思右想，還

是給你們說的好。」說著又沉吟了一會道：「說了呢，又恐你老人家動氣。常言道：是非只為多開口，煩惱皆因強出頭。還是不說

罷。」言畢，笑吟吟的舉杯一飲而盡道：「你怎不幹了這一盅呢？」

　　李氏聽她吞吞吐吐，沒頭沒腦，覺得耳朵裡癢不可耐，也無心喝酒，急於盤問她究竟說的甚事？張媽卻笑而不言，舉筷夾了塊

燒鴨，向口內直送。李氏急了，一手抓住了張媽的右臂，把那塊燒鴨落台上道：「你若不說，我永不讓你吃喝到口。倘若你好意告

訴我們話兒，我焉能動氣。照這樣的吞吞吐吐，可真令人冒火咧。」張媽笑道：「我說我說，你放了手呢。」說著，回頭看了一

看，才道：「這句話我說便說了，但在未說之先，卻要你答應一句話兒，便是這件事，你能贊成固好，如其不贊成，可不能把這件

事放在心上，只當我沒說，或者當我告訴你別家的事情，與你們不相干的。便在你家邵氏嫂嫂跟前，也不能露口，你可能答應我

嗎？」李氏道：「我答應了，你說罷。」

　　張媽又回頭看了一看，把坐椅移近李氏跟前，低聲道：「你可記得當日在錢家時，我同你說起錢家少爺要納妾的話嗎？那時還

是我們臆測之辭，不料目今竟要實行了。昨兒他差人叫了我去，親自托我這件事，命我為他物色一個良家女子，年紀約在二十左

右，相貌不在乎美丑，只要人品賢慧，便能合意。我本有一個外甥女兒，住在蘇州，年紀才只十八歲，品貌還過得去，講到性格，

真是再好也沒有。合村的人，沒一個不稱她大賢大慧。還有做活一層，更是無所不知，無所不曉。粗自洗衣上灶，細至描龍繡鳳，

件件來得。當時我要為她成全了這頭親事，後來忽然想起你家。」說到這裡，又探頭四下觀看，見沒人在旁，才接下去道：「你家

這位嫂嫂，今年年紀尚青，可惜喪了丈夫，守節固然是女子大義，然而也要審時度勢，或資財可守，或後顧無憂，才可抱著一片冰

心，去到那節婦祠中占一席地位。若仗著一腔血氣，貿然從事，待到日暮途窮，後悔何及。即以目前而論，你也是一把年紀了，府

上的根底，我雖然不能仔細，然而尋常經紀人家，誰積著多少銀子。目下米珠薪桂，一天天的開銷，卻是少不得的。講到手指頭上

的進款，那能抵當得住，常言說得好：寧未雨而綢繆，毋臨渴而掘井。且孀婦再醮，並不是不體面的事。所以我斗膽說一句荒唐的

話兒，不如把嫂嫂許給了他家的少爺，一則兩下都曉得脾氣，免卻猜疑；二則錢氏一家，都與嫂嫂相投，若做了他家的如夫人，一

定上下融洽，豈不更為得所。到了那時，你老人家也不愁沒個安身之處了。愚見如此，未知你的意下如何？」

　　李氏聽了半晌無言。張媽又道：「並非我勸你逼媳婦改節，須知世間婦女，守節的很多，得建坊入祠的，能有幾個，先要有財

有勢，然後地方上官紳才肯慇懃旌表。若是貧家婦女，縱令苦節終身，更有誰來睬你。試到貞節祠中一看，其中木主，大都出自紳

富之家，難道富貴人家婦女都知道守節，貧苦人家婦女便不知守節。我傭食半生，也不知踏過了幾多人家門限，覺得富貴之家，每

多驕奢淫佚，反不如貧家夫婦，兩口兒勞心勞力，廝守得十分恩愛，一旦琴亡鏡破，若非十二分過不了日子，也未必肯朝秦暮楚，

因何被旌的寥寥無幾？可知財勢二字，確是大有作用。常言識時務者為俊傑，你上了些年紀，難道還看不透麼？」

　　李氏躊躇道：「這事我卻不能作主。她的脾氣，你是知道的，不得法便要尋死覓活，我除了她，已無第二人可靠了，所以萬不

能同她說這話，還是你自去問她，她若應允了，我便由她。她若不答應，我也不能強她。」張媽聽說，心中暗喜便道：「如此我問

嫂嫂去。」說著徑走向邵氏這邊。那時邵氏正靠在沙發椅上眼看著床橫頭一扇小門，呆呆發愣，見張媽過來，慌忙賠笑讓坐。張媽

笑向邵氏道：「恭喜嫂嫂，賀喜嫂嫂。」邵氏聽了，臉一紅道：「你醉了嗎？什麼喜不喜呢？」

　　張媽笑嘻嘻的挨在邵氏坐的那張椅上坐了，一手搭在邵氏肩頭，附耳低低搗了半天鬼。邵氏聽畢，忸怩道：「這事羞答答的，

教人怎生開口，你還是去問老的，我本是她家人，她說甚麼，我決不違抗便了。」張媽笑道：「你偏要這般說，老的正在聽你的回

音呢！你能應允了，她決不致生什麼枝節的。」邵氏道：「既如此，我還要請你去通知他一聲，他可能答應我兩件事。他若答應

了，我也答應，他若不能答應，我們還是自回家去。第一件，我家這位婆婆，便和我自己母親一般，我若跟了他，他須要當她老人

家丈母般看待，養老送終之禮，不能虧缺，而且還不能將我同她老人家分開兩起，一則我可以親自侍奉於她，二則免她孤苦零仃，

受人欺侮，第二件，我跟他之後，若教我回到舊宅中去，卻萬萬不能，須要另租房屋，給我居住，他家舊宅中人，不准到我這邊，



便是我這邊的人，也不到他那邊去，以免挑動是非，多生氣惱。他若允我的要求，你便來給我回音。否則，你也不必來通知我，我

們只作沒說這句話兒便了。」

　　張媽道：「這兩件原是正理，錢家少爺一定答應，我此時便去討他的回話。」因即辭別邵氏，見了李氏，便說邵氏業已應允，

又把兩件要求大略講了一遍，李氏別無他說，只念阿彌陀佛。難得她還有良心，又想起自己兒子，不覺流下淚來。張媽勸慰一番，

出院到藥房中，尋見如海。如海見了她，忙引她到一間秘密談話室中，閉上門問她大事如何？張媽便把自己和李氏所說的話重敘一

遍，如海拍手稱妙。張媽又把邵氏的兩項要求說了，如海笑道：「我早知道咧，你去回復她，說我件件從命。」又在懷中掏出一卷

鈔票，塞在張媽手中道：「這五十塊錢鈔票，是謝你的小意思兒，請你收了。」

　　張媽道謝出來，重複到行仁醫院，向邵氏說知，才歡天喜地的自回城去。次日一早，如海便趕到院內，見了李氏，媽天媽地的

叫得十分親熱，李氏反有些不好意思。邵氏見了他，更含羞帶愧，脈脈低頭。過了幾天，李氏腿傷痊癒，如海已在火車站附近華興

坊租了一所兩上兩下的石庫門住宅，帶著邵氏，同去看了一趟，很為合意。又辦了些外國家具，佈置既畢，擇黃道吉日遷進新宅，

此事幹得十分秘密，除了車夫阿福以外，竟沒第二個閒人知道。進宅之後，如海便問邵氏可要置辦什麼衣飾？邵氏回說：「無須。

不過我此時遺穿索服，頗為不雅，幾件綢衣，都鎖存箱內，現在新閘宅裡，你得便給我帶來，以便更換。」

　　如海聽說，似得了將軍令一般，當日馳回家中，向薛氏索取鑰匙，開了空屋，搬出她家兩隻箱子。薛氏見他如此匆忙，不勝駭

異，問他做什麼？如海推說李氏腿傷已好，今日又來了許多病客，病房不夠用，所以將衣箱還他，教他們騰出房間，走路完事。薛

氏深信不疑。如海出得門來，猛然想起一件事，即令車夫阿福押著皮箱送去，自己徑奔行仁醫院，尋見黃可安，命他帶了皮包藥

具，兩個人僱兩部黃包車坐了，如飛的向愛而近路倪俊人公館而去。原來倪俊人的愛子，昨夜忽然遍體發熱，滿口囈語，不醒人

事，那時恰值俊人不在家中，無雙急得沒了主意，星夜著人尋了俊人回來。俊人也無法可施，半夜三更，又沒處請醫診治，夫妻兩

個乾著急，繞著床轉了一夜，今日天才發白，便寫信給如海，叫他火速請一個外國幼科醫生，為他兒子看病，如海因自己忙著進

宅，竟把這事忘了。此時方才想起。一時找不到別的醫生，深恐俊人見怪，故把黃可安帶去塞責。俊人已立候多時，見了如海，抱

怨他因何這時候才來。如海免不得又將鬼話搪塞，俊人更不多說，引他們上樓，進了無雙臥房。只見無雙愁眉苦臉的坐在床沿上，

向如海略略點頭。如海一眼看見那孩子袒著胸脯，直挺挺的睡著，棉被撩在一旁，不覺嚇了一跳道：「這般冷天，為什麼不給他將

棉被蓋上呢？」

　　無雙道：「不給他蓋被，他還叫熱，要解開胸脯。若給他蓋上棉被，他更鬧得不得開交了。你看他頭臉燥得這般模樣，不知要

緊不要緊？」如海看那孩子，果然頭臉紅燥，因道：「寒熱原不礙事的，我已給你請了位外國醫生來咧。」無雙聽說，便倒身下

去，叫了聲乖兒子，一手將那孩子抱起，見他仍是軟洋洋的要睡，即便擁在懷中，坐起來預備給醫生診脈。黃醫生慌忙放下皮包，

捲起衣袖，替他診了脈。又在皮包內取出寒熱表，塞在孩子口中，量了一量，吐舌道：「利害利害！」俊人驚問怎說？黃醫生道：

「熱得很！平常病人，在表上量到一百零八度，已算最熱的了。目下公子卻是一百十二度零二六，可不是熱到極點嗎！」俊人驚

道：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

　　黃醫生道：「照例內熱須用瀉劑，以清積火，恐公子身體嬌弱，禁不起瀉，然而捨此又別無他法，好在我皮包中現帶著燕醫生

補丸，這藥一吃便瀉，百發百中，而且又不致誤事，大人小兒俱可服得。」說著便在皮包內取出一個小小木管，揭蓋傾出兩粒丸藥

道：「大人每服三丸，小兒只消吃兩丸也可使得了。」俊人接在手中，見這補丸比梧桐子略大，帶著糙米顏色，便交與傭婦，命她

研細了，用開水沖給少爺吃。又將如海拖到僻處，問要多少醫金？如海道：「這位黃醫生從不出診，醫金亦無一定，今天是我硬拖

他出來的，待令郎好了，改日總謝罷。」

　　俊人點頭稱是。如海見黃醫生已提著皮包，打點要走，自己也恐邵氏待他回去吃飯，匆匆辭了俊人，自回華興坊去。這邊俊人

親自替兒子餵了藥，命無雙撫他睡下，自己披上馬褂，詢知車夫還不曾來，也不等他，徑自出了公館。正要僱坐黃包車，忽見遠遠

地飛也似來了一輛馬車，到他門首停住，車中跳下一人，氣昂昂朝裡便走。俊人見是魏文錦，高聲道：「老魏何來？」文錦回頭見

了俊人道：「原來你已出來了，險些兒又跑一趟空。」俊人道：「你幾時跑過空趟的？」

　　文錦道：「剛才我先到卡德路去找你，他們告訴我昨夜十二點鐘，這裡差人叫去了，我即忙趕到這裡，你若又出去了，豈非跑

了兩處空嗎！」俊人道：「原來如此，你有什麼大不了的事呢？」文錦道：「一言難盡，你沒用飯麼，我們到大馬路匯中去吃大

菜，那邊很清靜，可以談心。」俊人道：「太遠了，還是寧波路卡爾登罷。」文錦笑道：「虧你說得出，卡爾登與匯中相差得能有

多少路呢！」

　　兩個人上了馬車，俊人心念兒子病狀，文錦也有絕大心事，故皆默默無言。到了匯中門首，俊人、文錦先後下車，推門進內，

只見外國男女往來不絕。有些外國婦女，都裝束得奇形怪狀。二人不暇細看，覓到了升降梯所在，乘至四層樓上，有侍者指引他們

到靠外灘一處統間中，算是華商特座。這地方與西人大餐間隔絕，佈置得呈然清潔，究不如西人一方面華麗，日間吃客甚少。二人

揀臨窗一張圓桌上坐下，侍者送上菜單。俊人看了一看，笑問文錦可識？文錦笑說：「我自出娘胎也沒識過。」俊人向侍者道：

「你照單搬上來罷，我們識不了這勞什子的字呢。可怪他們既稱華商特座，為什麼又把外國字來哄中國人呢？」侍者笑了一笑，自

去搬菜。俊人便問文錦有何話說？文錦先長歎一聲，然後滔滔不絕的講出一大篇話，俊人聽了不免替他代抱不平，連說豈有此理，

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有這種無恥小人，若不重重辦他，天理何存，風化安在，看官，你道文錦說些甚麼？俊人聽了為何要動氣？這件

事少不得仍要做書的細細交代。我且先把魏文錦的出身，略表一表。

　　原來文錦原籍四川，也曾進過學。他父親本是有名鹽商，手頭幾個錢兒。文錦納粟得了湖北候補道，在張文襄幕內當差有年，

卻從來未補到實缺。文襄去任，文錦逍遙漢皋，娶了個妓女為妾。繼見湖北候補員，愈聚愈多，有幾個竟弄得貧無立錐，自己不免

灰了這做官的念頭，便帶著如夫人乘輪來滬，在白克路租了一所高大洋房，作為公館。除自己帶來的長隨僕婦以外，又添用許多下

人，進出都是馬車，異常闊綽。當地紳商，知道他是張文襄手下紅員，很有人去巴結他。俊人、如海等，便在這時候與他相識。文

綿日日與官場徵逐，他那位如夫人也結識了幾家公館中的姨太太，打扮得花團錦簇，終日吃大菜，看夜戲，應酬得十分忙碌。如夫

人的姿容，本生得美麗，兼之衣飾豪華，舉止疏放，因此便有許多遊蜂浪蝶，飛繞左右，把她當作目的。講到她的人品，在湖北原

是規規矩矩的。不知怎的一到上海，便染了一班公館中姨太太的通病，居然也拈花惹草起來，文錦卻不知不覺。

　　有一夜在大舞台看戲，當面撞見自己如夫人與個滑頭少年並坐包廂，還被那案目掉了個小小槍花瞞過，可見文錦相信他的如夫

人到十二分了。然而他那位如夫人的情人，還不止一個，有些都是無關緊要之輩，我也沒閒工夫去敘他。單表內中有一個姓趙的，

也是官場中人，聲勢與文錦不相上下，然而他的相貌卻比文錦高出萬倍。一張瘦削削的臉兒，雪白粉嫩。年紀雖然未滿四十，卻留

著兩爿八字須，一表堂堂，令人見而起敬。他二人相識之初，也在一家戲園之內，姓趙的與那如夫人坐處，只隔著兩間包廂。那姓

趙的見了如夫人，不由的暗暗喝采道：「我顛不刺的見了萬千，這般可喜娘罕曾見，因此便眼花撩亂口難言，魂靈兒飛去半天。如

夫人見那姓趙的癡心專注，饞目頻迎，不覺也動了一片憐才之念，真所謂未免有情，誰能遣此，兩下裡眉梢眼角，也不知打了幾次

無線電報。後來姓趙的見如夫人所叫的案目，正是自己叫帳那人，因即將他喚至跟前，盤問底細。那如夫人見了，又把案目喚回，

故意問他明夜什麼戲，案目說了，如夫人便命他定一個好些座位，案目忙將這些話告訴了姓趙的，姓趙的不勝歡喜，也命他在貼隔

壁留一個座位。次日戲還沒開鑼，便去坐等。好容易盼望到十一點半鍾，才見那如夫人咭咯咭咯的來了，走至跟前，又嫌座位不

好，人太嘈雜，要換地方。案目再三賠罪說：「今兒上下客滿了，請將就此罷。」

　　如夫人才委委屈屈的坐下，卻連正眼也不看姓趙的一眼。姓趙的正沒主意，忽然那如夫人命茶房去買綠錫包紙煙，買來之後，

又怪他沒帶洋火。姓趙的此時福至心靈，慌忙把自己身邊所帶的一匣自來火，恭恭謹謹的獻將上去，如夫人接了，果然微笑向他點



頭稱謝。姓趙的禁不住心花怒放，趁此機會，用言語上去勾搭。如夫人也不即不離，半推半就。姓趙的又約她次日到一品香去吃大

菜，如夫人允如所請。豈知次日並不赴約，姓趙的白等了半夜，好生納悶，忙央那案目帶信，仍約她看戲。見面之後，姓趙的問她

為何爽約，如夫人笑而不言。姓趙的又約她在某處番菜館一敘，這遭如夫人果然履約。一連幾次，漸形親密，兩個人便在成都路某

號租了一所臨時公館，幽期密約，非止一朝。光陰如箭，倏忽半載。那天合該有事，文錦在大舞台看戲回家，如夫人還未回來。隔

有一點鐘光景，才見她雲鬢蓬鬆，星眸帶倦，懶洋洋的走了進來。文錦見了不勝憐惜，問她因何回來得這般夜深？如夫人道：「今

夜大舞台的戲散得遲了。」

　　文錦大為詫異，暗想方才我走時戲已完了，怎麼她又這般說呢？因問今夜大舞台是哪幾齣戲。如夫人呆了一呆，隨口說出幾齣

戲來，卻與文錦所看的大不相同，文錦好生疑惑，明知此中有詐，一時並不點破。假意問長問短，如夫人也信口開河的回答。兩人

談了一會，解衣安歇。一宿無話，次日午牌時分，文錦先起身，娘姨把一副白銅煙具擺在對面炕榻上，點了燈，文錦歪下去，連吸

六七筒，才伸一伸懶腰，坐起呷了一口熱茶，然後淨面漱口，用過早點，又吸了幾筒煙，見如夫人還沉沉睡著，自己也不驚動她，

吩咐外間配好馬車，踱到廳上，把小馬夫喚進來，附耳命他如此如此，須要秘密，探訪明白，重重有賞。吩咐既畢，自去會客。這

天如夫人因昨夜辛苦了，直睡到午後三點半鍾才起，梳罷頭，用過飯，已交五點，坐著乏興，因到左近王公館中，與他家姨太太們

打牌。這夜文錦回來，小馬夫便將如夫人日間的行藏，一一報告於他，文錦命他再探。次日如夫人卻與幾個小姊妹坐馬車逛張園，

在一枝香吃了大菜，又往丹桂第一台看戲。文錦得報，仍無眉目。隔了兩天，小馬夫忽見如夫人晚餐後，獨自一個，也不坐馬車，

僱了一輛黃包車，坐著向成都路而去。小馬夫也坐車緊緊追隨，見她到了一處石庫門外下車，叩門入內。小馬夫見門上釘著一塊紅

漆洋鐵皮，上寫宣公館三個大字，便閃在僻處，候他出來。隔不多時，忽然來了一輛馬車，車中跳下一個中年男子，暗中看不出面

貌，也叩門進去，馬車卻等在門外。小馬夫見那輛馬車很熟，好似在那裡見過的，惟有那馬夫卻並不相識，因即走近面前，搭訕著

同他攀談，問他家主人姓什麼。那馬夫惡狠狠的釘他一眼，並不回答。小馬夫自覺沒趣，仍復躲在暗處，偷眼瞧這宣公館，除卻一

個娘姨出來泡了趟水之外，竟沒別人進出。足足等到十一點鐘左右，才見那男的先走。又一會，如夫人也出來了，仍坐著黃包車回

家。次日小馬夫報告文錦，文錦覺得這宣公館三字很生，便命他到那邊左近打聽，這姓宣的是何等人物，作何官職，家中有幾位姨

太太，在那邊住有若干年了？小馬夫領命去後，文錦自思：他這如夫人娶已多年，素行端正，料想不致有什麼非禮之事，大約是與

姓宣的姨太太們碰牌逍遣。小馬夫不知就裡，大驚小怪。正想時，如夫人也起身下床，見文錦俯首凝思，笑問想什麼？文錦道：

「我想你昨夜為何不去看戲？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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